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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阿嫂的死

一

草叶和莱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，山上黄了叶子的树，在等

候太阳。太阳出来了，又走进朝霞去。野甸上的花花草草，在飘

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。

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、小河、草屋，蒙蔽了一切声

息，蒙蔽了远近的山岗。

王阿嫂拉着小环，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，到前村广场上

给地主们流着汗；小环虽是七岁，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小孩子

的汗。现在春天过了，夏天过了⋯⋯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，拔

苗，插秧。秋天一来到，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

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，一直穿着。不管蚊虫把脸和手搔得怎

样红肿，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妈妈吵断了喉咙。她只是穿着，

穿啊，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，在旋转着穿⋯⋯

第二天早晨，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铃当一样，挂满了王阿嫂

家的前檐；就连用柳条编成的短墙上也挂满着紫色的铃当。别的

村妇也和王阿嫂一样，檐前尽是茄子。

可是过不了几天，茄子晒成干菜了。家家都从房檐把茄子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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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来，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。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

的烂土豆，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。

太阳在东边照射着劳工的眼睛。满山的雾气退出，男人和女

人，在田庄上忙碌着。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间，在山坡间，践踏

并且寻食着秋天半憔悴的野花野草。

田庄上只是没有王阿嫂的影子，这却不知为了什么？竹三爷

每天到广场上替张地主支配工人。现在竹三爷派一个正在拾土豆

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。

工人的头目，楞三抢着说：

“不如我去的好，我是男人走得快。”

得到竹三爷的允许，不到两分钟的工夫，楞三就跑到王阿嫂

的窗前了：

“王阿嫂，为什么不去做工呢？”

里面接着就是回答声：

“叔叔来得正好，求你到前村把五妹子叫来，我头痛，今天

不去做工。”

小环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她哭着，响着鼻子说：“不是呀！

我妈妈扯谎，她的肚子太大了！不能做工，昨夜又是整夜的哭，

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的爸爸？”

王阿嫂的伤心处被小环击打着，猛烈地击打着，眼泪都从眼

眶转到嗓子方面去。她只是用手拍打着小环，她急性的，意思是

不叫小环再说下去。

李楞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。听了小环的话，像动了亲属情

感似的，跑到前村去了。

小环爬上窗台，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，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

的小辫。邻家的小猫跳上窗台，蹲踞在小环的腿上，猫像取暖似

的迟缓地把眼睛睁开，又合拢来。

远处的山反映着种种样的朝霞的彩色。山坡上的羊群、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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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，就像小黑点似的，在云霞里爬走。

小环不管这些，只是在梳自己毛蓬蓬的小辫。

二

在村里，五妹子、楞三、竹三爷，这都是公共的名称。是凡

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。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

然的标识。

五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炕里蹲着小环，三个人在寂寞

着。后山上不知是什么虫子，一到中午，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

的幽默和凄怨情绪来。

小环虽是七岁，但是就和一个少女般的会忧愁，会思量。她

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，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。这个孩

子也许因为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？

小环的父亲是一个雇工，在她还没生下来的时候，她的父亲

就死了。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死了。她的母亲是被张地主

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后气愤而死的。

五岁的小环，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。从她贫苦的姑家，又转

到更贫苦的姨家。结果因为贫苦，不能养育她，最后她在张地主

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。竹三爷看不惯小环被虐待的苦处。当一

天王阿嫂到张家去取米，小环正被张家的孩子们将鼻子打破，满

脸是血时，王阿嫂把米袋子丢落在院心，走近小环，给她擦着眼

泪和血。小环哭着，王阿嫂也哭了。

由竹三爷做主，小环从那天起，就叫王阿嫂做妈妈了。那天

小环是扯着王阿嫂的衣襟来到王阿嫂的家里。

后山的虫子，不间断的，不曾间断地在叫。王阿嫂拧着鼻

涕，两腮抽动，若不是肚子突出，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。她的手

也正和爪子一样，因为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。她的悲哀像沉淀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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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淀粉似的，浓重并且不可分解。她在说着她自己的话：

“五妹子，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？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是

踢了我一脚。那个野兽，踢得我简直发晕了。你猜他为什么踢我

呢？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，好身子倒没妨碍，我只是再也带不动

我的肚子了！又是个正午时候，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，他

就来踢了我一脚。”

拧一拧鼻涕又说下去：

“眼看着他爸爸死了三个月了，那是刚过了五月节的时候，

那时仅四个月，现在这个孩子快生下来了。咳！什么孩子，就是

冤家，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

里不可，我想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去！”

五妹子扶她一下，把身子翻动一下：

“哟，可难为你了！肚子这样你可怎么在田庄上爬走啊？”

王阿嫂的肩头抽动得加速起来。五妹子的心跳着，她在悔恨

地跳着，她开始在悔恨：

“自己太不会说话，在人家最悲哀的时节，怎能用得着十分

体贴的话语来激动人家悲哀的感情呢？”

五妹子又转过话头来：

“人一辈子就是这样，都是你忙我忙，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

吗？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？”

说着她用手巾给王阿嫂擦着眼泪，揩着她一生流不尽的眼

泪：

“嫂子你别太想不开呀！身子这种样，一劲忧愁，并且你看

着小环也该宽心。那个孩子太知好歹了。你忧愁，你哭，孩子也

跟着忧愁，跟着哭。倒是让我做点饭给你吃，看外边的日影快晌

午了。”

五妹子心里这样相信着：

“她的肚子被踢得胎儿活动了！危险⋯⋯死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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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打开米桶，米桶是空着。

五妹子打算到张地主家去取米，从桶盖上拿下个小盆。王阿

嫂叹息着说：

“不要去呀！我不愿看他家那种脸色，叫小环到后山竹三爷

家去借点吧！”

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，小辫在脖子上摔搭摔搭地走向山后去

了。山上的虫子在憔悴的野花间，叫着憔悴的声音啊！

三

王大哥在三个月前给张地主赶着起粪的车，因为马腿给石头

砸断，张地主扣留他一年的工钱。王大哥气愤之极，整天醉酒，

夜里不回家，睡在人家的草堆上。后来他简直是疯了。看着小孩

子也打，狗也打，并且在田庄上乱跑，乱骂。张地主趁他睡在草

堆的时候，遣人偷着把草堆点着了。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滚，在张

地主的火焰里翻滚；他的舌头伸在嘴唇以外，他嚎叫出不是人的

声音来。

有谁来救他呢？穷人连妻子都不是自己的。王阿嫂只是在前

村田庄上拾土豆，她的男人却在后村给人家烧死了。

当王阿嫂奔到火堆旁边，王大哥的骨头已经烧断了！四肢脱

落，脑壳竟和半个破葫芦一样，火虽熄灭，但王大哥的气味却在

全村飘漾。

四围看热闹的人群们，有的擦着眼睛说：

“死得太可怜！”

也有的说：

“死了倒好，不然我们的孩子要被这个疯子打死呢！”

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，裹在衣襟里，紧紧地抱着，发

出啕天的哭声来。她的凄惨泌血的声音，飘过草原，穿过树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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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树，直到远处的山间，发出回响来。

每个看热闹的女人，都被这个滴着血的声音诱惑得哭了。每

个在哭的妇人都在生着错觉，就像自己的男人被烧死一样。

别的女人把王阿嫂的怀里紧抱着的骨头，强迫地丢开，并且

劝说着：

“王阿嫂你不要这样啊！你抱着骨头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想后

事。”

王阿嫂不听别人的，她看不见别人，她只有自己。把骨头又

抢着疯狂地包在衣襟下，她不知道这骨头没有灵魂，也没有肉

体，一切她都不能辨明。她在王大哥死尸被烧的气味里打滚，她

向不可解脱的悲痛用尽全力地哭啊！

满是眼泪的小环脸转向王阿嫂说：

“妈妈，你不要哭疯了啊！爸爸不是因为疯了才被人烧死的

吗？”

王阿嫂，她听不到小环的话，鼓着肚子，涨开肺叶般的哭。

她的手撕着衣裳，她的牙齿在咬着嘴唇。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

样 。

后来张地主手提着蝇拂，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，振动着翅

膀，眼睛突出，鼻子向里勾曲着，调着他那有尺寸的阶级的步调

从前村走来，用他压迫的口腔来劝说王阿嫂：

“天快黑了，还一劲哭什么？一个疯子死就死了吧，他的骨

头有什么值钱！你回家做你以后的打算好了。现在我遣人把他埋

到西岗子去。”

说着他向四周的男人们下个口令：

“这种气味⋯⋯越快越好！”

妇人们的集团在低语：

“总是张老爷子，有多么慈心；什么事情，张老爷子都是帮

忙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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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大哥是张老爷子烧死的，这事情妇人们不知道，一点不知

道。田庄上的麦草打起流水样的波纹，烟筒里吐出来的炊烟，在

人家的房顶上旋卷。

蝇拂子摆动着吸人血的姿势，张地主走回前村去。

穷汉们，和王大哥同类的穷汉们，摇煽着阔大的肩膀，王大

圭的骨头被运到西岗上了。

四

三天过了，五天过了，田庄上不见王阿嫂的影子，拾土豆和

割草的妇人们嘴里念道这样的话：

“她太艰苦了！肚子那么大，真是不能做工了！”

“那天张地主踢了她一脚，五天没到田庄上来。大概是孩子

生了，我晚上去看看。”

“王大哥被烧死以后，我看王阿嫂就没心思过日子了。一天

东哭一场，西哭一场的，最近更厉害了！那天不是一面拾土豆，

一面流着眼泪！”

又一个妇人皱起眉毛来说：

“真的，她流的眼泪比土豆还多。”

另一个又接着说：

“可不是吗？王阿嫂拾得的土豆，是用眼泪换得的。”

热情在激动着，一个抱着孩子拾土豆的妇人说：

“今天晚上我们都该到王阿嫂家去看看，她是我们的同类

呀！”

田庄上十几个妇人用响亮的嗓子在表示赞同。

张地主走来了，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。张地主走开，她们

又都抬起头来；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，风一过去，草梢又都

伸立起来；她们说着方才的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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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她怎能不伤心呢？王大哥死时，什么也没给她留下。眼看

又来到冬天，我们虽是有男人，怕是棉衣也预备不齐。她又怎么

办呢？小孩子若生下来她可怎么养活呢？我算知道，有钱人的儿

女是儿女，穷人的儿女，分明就是孽障。”

“谁不说呢？听说王阿嫂有过三个孩子都死了！”

其中有两个死去男人，一个是年轻的，一个是老太婆。她们

在想起自己的事，老太婆想着自己男人被轧死的事，年轻的妇人

想着自己的男人吐血而死的事，只有这俩妇人什么也不说。

张地主来了，她们的头就和向日葵似的在田庄上弯弯地垂下

去。

小环的叫喊声在田庄上、在妇人们的头上响起来：

“快⋯⋯快来呀！我妈妈不⋯⋯不能，不会说话了！”

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，不知方向，她惊恐的翅膀痉

挛的在振动；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急得和水银似的不定形地滚转；

手在捉住自己的小辫，跺着脚，破着声音喊：

“我妈⋯⋯妈怎么了⋯⋯她不说话⋯⋯不会呀！”

五

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，王阿嫂自己已经在炕上发

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，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，同时在血

泊里也有一个小的、新的动物在挣扎。

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，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。她

的嘴张得怕人，像猿猴一样，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。

村妇们有的哭着，也有的躲到窗外去，屋子里散散乱乱，扫

帚、水壶、破鞋，满地乱摆。邻家的小猫蹲缩在窗台上。小环低

垂着头在墙角间站着，她哭，她是没有声音的在哭。

王阿嫂就这样的死了！新生下来的小孩，不到五分钟也死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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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月亮穿透树林的时节，棺材带着哭声向西岗子移动。村妇们

都来相送，拖拖落落，穿着种种样样擦满油泥的衣服，这正表示

和王阿嫂同一个阶级。

竹三爷手携着小环，走在前面。村狗在远处惊叫。小环并不

哭，她依持别人，她的悲哀似乎分给大家担负似的，她只是随了

竹三爷踏着贴在地上的树影走。

王阿嫂的棺材被抬到西岗子树林里。男人们在地面上掘坑。

小环，这个小幽灵，坐在树根下睡了。林间的月光细碎地飘

落在小环的脸上。她两手扣在膝盖间，头搭在手上，小辫在脖子

上给风吹动着，她是个天然的小流浪者。

棺材合着月光埋到土里了，像完成一件工作似的，人们扰攘

着。

竹三爷走到树根下摸着小环的头发：

“醒醒吧，孩子，回家了！”

小环闭着眼睛说：

“妈妈，我冷呀！”

竹三爷说：

“回家吧！你哪里还有妈妈？可怜的孩子别说梦话！”

醒过来了，小环才明白妈妈今天是不再搂着她睡了。她在树

林里，月光下，妈妈的坟前，打着滚哭啊⋯⋯

⋯我了！让“妈妈⋯⋯你不要 我跟跟跟谁睡⋯⋯睡觉呀？”

“我⋯⋯还要回到⋯⋯张⋯⋯张张地主家去挨打吗？”她咬住

嘴唇哭。

“妈妈，跟⋯⋯跟我回⋯⋯回家吧⋯⋯”

远近处颤动这小姑娘的哭声，树叶和小环的哭声一样交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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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响，竹三爷同别的人一样在擦揉眼睛。

林中睡着王大哥和王阿嫂的坟墓。

村狗在远近的人家吠叫着断续的声音⋯⋯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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拖着鞋，头上没有帽子，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

来，纵横地网罗着胡须。在夜间，在冰雪闪着光芒的时候，老人

依着街头电线杆，他的黑色影子缠住电杆。他在想着这样的事：

“穷人活着没有用，不如死了！”

老人的女儿三天前死了，死在工厂里。

老人希望得几个赡养费，他奔波了三天了！拖着鞋奔波，夜

间也是奔波；他到工厂，从工厂又要到工厂主家去。他三天没有

吃饭，实在不能再走了。他不觉得冷，因为他整个的灵魂在缠住

他的女儿，已死了的女儿。

半夜了，老人才一步一挨地把自己运到家门，这是一件多么

不容易的事：胡须颤抖，他走起路来谁看着都要联想起被大风吹

摇就要坍塌的土墙，或是房屋，眼望砖瓦四下分离地游动起来。

老人在冰天雪地里，在夜间没人走的道路上筛着他的胡须，筛着

看 　　风 筝

一

本文作 年 月于 日，载同月《大同报》副刊《夜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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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身在游离的筋肉。他走着，他的灵魂也像解了体的房屋一样，

一面在走，一面坍落。

老人自己把身子再运到炕上，然后他喘着牛马似的呼吸，全

身的肉体坍落尽了，为了他的女儿而坍落尽的，因为在他女儿的

背后埋着这样的事：

“女儿死了，自己不能做工，赡养费没有，儿子出外三年不

见回来。”

老人哭了！他想着他的女儿哭，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儿，是

哭着他女儿死了以后的事。

屋子里没有灯光，黑暗是一个大轮廓，没有线条，也没有颜

色的大轮廓。老人的眼泪在他有皱纹的脸上爬，横顺地在黑暗里

爬；他的眼泪变成了无数的爬虫了，个个从老人的内心出发。

外面的风在嚎叫，夹着冬天枯树的声音。风卷起地上的积

雪，扑向窗纸打来，刷刷的响。

二

刘成在他父亲给人做雇农的时候，他在中学里读过书，不到

毕业他就混进某个团体了。他到农村去过。不知他潜伏着什么作

用，他也曾进过工厂。后来他没有踪影了，三年没有踪影。关于

他妹妹的死，他不知道；关于他父亲的流浪，他不知道；同时他

父亲也不知道他的流浪。

刘成下狱的第三个年头被释放出来，他依然是一个没有感情

的人，他的脸色还是和从前一样：冷静、沉着。他内心从没有念

及他父亲一次过。不是没念及，因为他有无数的父亲，一切受难

者的父亲他都当做他的父亲，他一想到这些父亲，只有走向一条

路，一条根本的路。

他明白他自己的感情，他有一个定义：热情一到用得着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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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，就非冷静不可，所以冷静是有用的热情。

这是他被释放的第三天了。看起来只是额际的皱纹算是入狱

的痕迹，别的没有两样。当他在农村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，比从

前似乎更有力，更坚决，他的手高举起来又落下去，这大概是表

示压榨的意思；也有时把手从低处用着猛力抬到高处，这大概是

表示不受压迫的意思。

每个字从他的嘴里跳出来，就和石子一样坚实并且钢硬，这

石子也一个一个投进农民的脑袋里，也是永久不化的石子。

坐在马棚旁边开着衣钮的老农妇，她发出从没有这样愉快的

笑，她触了他的男人李福一下，用着例外的声音边说边笑：

“我做了一辈子牛马，哈哈！那时候可该做人了，我做牛马

做够了！”

老农妇在说末尾这句话时，也许她是想起了生在农村最痛苦

的事。她顿时脸色都跟着不笑了，冷落下去。

别的人都大笑一阵，带着奚落的意思大笑，妇人们借着机会

似的向老农妇奚落去：

“老婆婆从来是规矩的，笑话我们年轻多嘴，老婆婆这是为

了什么呢？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安静下去。刘成还是把手一举一落地说下

去，马在马棚里吃草的声音，夹杂着鼻子声在响，其余都在安静

里浸沉着。只有刘成的谈话，沉重的字眼连绵地从他齿间往外

挤。不知什么话把农民们击打着了，男人们在抹眼睛，女人们却

响着鼻子，和在马棚里吃草的马一样。

人们散去了，院子里的蚊虫四下地飞，结团地飞，天空有圆

圆的月，这是一个夏天的夜，这是刘成出狱三天在乡村的第一

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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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刘成当夜是住在农妇王大婶的家里。王大婶的男人和刘成谈

着话，桌上的油灯暗得昏黄，坐在炕沿他们说着，不绝地在说，

直到王大婶的男人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最后才停止：

“啊！刘成这个名字，东村住着的孤独老人，常提到这个名

字，你可认识他吗？”

刘成他不回答，也不问下去，只是眼光和不会转弯的箭一

样，对准什么东西似的在放射，在一分钟内他的脸色变了又变！

王大婶抱着孩子，在考察刘成的脸色，她在下断语：

“一定是他爹爹，我听老人坐在树阴常提到这个名字，并且

每当他提到的时候，他是伤着心。”

王大婶男人的袖子在摇振，院心蚊虫群给他冲散了。圆月在

天空随着他跑。他跑向一家房脊弯曲的草房去，在没有纸的窗棂

上敲打，急剧地敲打。睡在月光里整个东村的夜被他惊醒了，睡

在篱笆下的狗和鸡雀在吵叫。

老人睡在上炕的一端，把自己的帽子包着破鞋当做枕头，身

下铺着的是一条麻袋。满炕是干稻草，这就是老人的财产，其余

什么都不属于他的。他照顾自己，保护自己。月光映满了窗棂，

人的枕头上，胡须上⋯⋯

睡在上炕的另一端也是一个老人，他俩是同一阶级。因为他

也是枕着破鞋睡，他们在朦胧的月影中，直和两捆干草或是两个

粪堆一样。他们睡着，在梦中他们的灵魂是彼此地看守着。窗棂

上残破的窗纸在作响。

其中的一个老人的神经被敲打醒了。他坐起来，抖擞着他满

身的月光，抖擞着满身的窗棂格影。他不睁眼睛，把胡须抬得高

高地盲目地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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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勾当？”

“刘成不是你的儿吗？他今夜住在我家。”老人听了这话，他

的胡须在蹀躞。三年前离家的儿子，在眼前飞转。他心里生了无

数的蝴蝶，白色的，翻着金色闪着光的翅膀在空中飘飞着。此

刻，凡是在他耳边的空气，都变成大的小的音波，他能看见这音

波，又能听见这音波，平日不会动的村庄和草堆，现在都在活

动。沿着旁边的大树，他在梦中走着，向着王大婶的家里，向着

他儿子的方向走。老人像一个要会见妈妈的小孩子一样，被一种

感情追逐在大路上跑，但他不是孩子。他蹀躞着胡须，他的腿笨

重，他有满脸的皱纹。

老人又联想到女儿死的事情，工厂怎样的不给抚恤金，他怎

样的飘流到乡间，乡间更艰苦，他想到饿和冻的滋味。他需要躺

在他妈妈怀里哭诉。可是他是去会见儿子。

老人像拾得意外的东西，珍珠似的东西，一种极度的欢欣使

他恐惧。他体验着惊险，走在去会见他儿子的路上。

王大婶的男人在老人旁边走，看着自家的短墙处有个人的影

像。模糊不清。走近一点，只见那里有人在摆手。再走近点，知

道是王大婶在那里摆手。

老人追着他希望的梦，抬起他兴奋的腿，一心要去会见儿

子；其余的什么，他都不能觉察。王大婶的男人跑了几步，王大

婶对他皱竖着眼眉低声慌张地说：

“那个人走了，抢着走了！”

老人还是追着他的梦向前走，向王大婶的篱笆走，老人带着

一颗充血的心来会见他的儿子。

四

刘成抢着走了。还不待他父亲走来，他先跑了。他父亲充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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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的心给他摔碎了！他是一个野兽，是一条狼，一条没有心肠的

狼。

刘成不管他父亲，他怕他父亲，为的是把整个的心，整个的

身体献给众人。他没有家，什么也没有。他为着农人、工人，为

着这样的阶级而下过狱。

五

半年过后，大领袖被捕的消息传来了。也就是刘成被捕的消

息传来了，乡间也传来了。那是一个初春正月的早晨，乡村里的

土场上，小孩子们群集着，天空里飘起颜色鲜明的风筝来，三

个，五个，近处飘着大的风筝，远处飘着小的风筝，孩子们在拍

手，在笑。老人 刘成的父亲也在土场上依着拐杖同孩子们看

风筝，就是这个时候消息传来了。

刘成被捕的消息传到老人的耳边了⋯⋯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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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 儿

一

水就像远天一样，没有边际地漂漾着，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

上浮动着。大人、小孩和包裹青绿颜色，安静的不慌忙的小船朝

向同一的方向走去，一个接着一个⋯⋯

一个肚子凸得馒头般的女人，独自的在窗口望着。她的眼睛

就如块黑炭，不能发光，又暗淡，又无光，嘴张着，胳膊横在窗

沿上，没有目的地望着。

有人打门，什么人将走进来呢？那脸色苍苍，好像盛满面粉

的布袋一样，被人挪了进来的一个面影。这个人开始谈话了：

“你倒是怎么样呢？才几个钟头水就涨得这样高，你不看见？一

定得有条办法，太不成事了。七个月了，共欠了四百块钱。王先

生是不能回来的。男人不在，当然要向女人算账⋯⋯现在一定不

能再没有办法了。”正一正帽头，抖一抖衣袖，他的衣裳又像一

条被倒空了的布袋，平板的，没有皱纹，只是眼眉往高处抬了

抬。

女人带着她的肚子，同样地脸上没有表情，嘴唇动了动：

“明天就有办法。”她望着店主脚在衣襟下迈着八字形的步子，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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